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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黑丁的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大学读书期间
收集东北现代文学史料时，得知他青少年时代有“闯关东”的
经历，“九一八”事变后逃离东北回到家乡青岛，与萧军、萧红、
舒群等人相识，共同投身抗日文学创作活动，并参加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黑丁辗转
到达上海，接续了在青岛的创作活动，并和鲁迅取得联系，
在他的指导和推荐下，创作并发表了小说《生路》，显现了与

“东北作家群”极为相似的生活路线与创作轨迹。其《九月
的沈阳》是现代中国书写沈阳作品中的独特之作，收入《光
明》第一卷第七号附录的《东北作家近作集》一书中，1936年
9月出版。曾有学者将《东北作家近作集》的书名视为“东北
作家群”命名的渊源之一，如此看来，将黑丁归为“东北作家”
之说，也非空穴来风。

与现代文学中的同类题材比较，《九月的沈阳》是现代文
学史上少有的对城市反侵略战事的书写、民族武装战斗图景
的描绘之作，以记载“值得纪念的一段伟壮的事件”，表达活跃
在辽沈地区抗日武装的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气质。作者开篇
对沈阳城9月战前景状的铺垫，是独具匠心的。“浑河的水，平
稳地流着。沿岸的郊野展开了一片丰盛的碧绿的彩色，高粱，
树林，草丛，和野花，在微风里摇摇摆摆地活跃着。”然而到了

“如火一般的八月”“沈阳的古老城头，犹似涂上一层黑墨，却
高高的矗立着”“这城市是愁闷了，懦弱的灰影笼罩着它的周
边，渐渐地它像一个老人失去了生命的健康”“苦难的人们终
日在无家的蔽天的茂林里钻动，钻动”；不仅有敌伪以“治安”
为由发布的“离城三十公里以内”“高粱限期一律收割”的严
令，而且“四城的边门外”周围掘出“一条连接的深阔的沟壕”，
两岸“又是满装着丛密的电网”，侵略者的“坦克车，大炮，机关
枪，交互地一齐向外推开去”，展现着沈阳社会浓重的殖民况
味和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画面。

作者所述“九月的沈阳”，实际是“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城
“一个凄冷的雨夜”抗日武装巷战的素描，呈现着现代北方城
市战事的惨烈场景：“大南关起着应击的无休止机关枪声，大
炮冲着无边的黑暗轰然地叫鸣。”“大南边门外的电网是被折
断了。”“街市的灯光熄灭了。大西关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往外
吐着奔跳的汽车……一辆一辆地开足马力，没有制止地用着
迅速的步伐，直朝着大西边门那一条大街奔跳。钻出大西边
门外去，再转过马路湾，于是，拉着吼声，一辆一辆地便消失在
日本站”。战斗持续进行中，“小河沿也起着剧烈的枪声了。
万泉园，黄土坑，大东边门外，沿着兵工厂一左一右全充满了
肉搏的声音。”“东塔，冲天的火光照红了九月的沈阳”，那是

“广大的飞机场与十几架飞机”“被焚毁”。读《九月的沈阳》，
使人惊讶出生于山东即墨乡村的作者对沈阳的熟悉。其实，
这与黑丁的经历密切相关。当他1914年在原籍出生不久，父
亲就为生活所迫，离家独闯东北，落脚吉林磐石，在一家油碾
厂打工。及至上世纪 20年代末，黑丁也迫于生存，随父来到
磐石，在一家杂货铺当学徒。黑丁在《我的小传》中写道：到东
北后，父亲患病在身，“他再三表示无力供我读书，我处于绝望
之中，只好四处求援，终于在亲友的帮助下我留在沈阳，考取
以张学良为董事长的同泽学校文科三年级，并高中毕了业。”

“九一八”事变时，黑丁正在沈阳同泽中学读书。“事变那天深
夜，黑丁‘在炮火中随着难民群逃入北满的大森林’，经过艰难
奔波，才幸免于难回到父亲务工的磐石县。”可见，黑丁对沈阳
城市的熟知，源于其切身的生活经历。当然，《九月的沈阳》之
主旨，是对抗日武装在沈阳发动的反侵略战斗的礼赞，对日伪
军队肆意杀戮的真切揭露。有意味的是，作者一度并未直接
记叙抗日武装痛击日伪军的战斗场面，而是用标带引号的“友
军”称谓日伪武装，并由这一叙事视角生发开去，以对日伪军
的直书径描，轻盈而间接地侧面表现着抗日武装在战斗中的
机敏灵活，用兵的神奇莫测，激情中蕴含着从容与悠然，充满
了揶揄之风和戏谑之美：

“友军”的枪炮杂乱地响着。但外边每当放过一次枪，便
是一阵过度的沉默，这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再就不会轻易把
一粒子弹扫射出去。有时，“啪”一声，可是随着这声音，人影
镇静地用着熟练的姿势却很快地移向别的地方去了。及至

“友军”蜂拥追赶上来，映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空虚的黑暗在
加紧地包围着。不是胜利。没有俘虏，也没有战利品。

……
左边，右边，前边，那枪弹像鬼出神没地不知从什么地方

飞来。“友军”，有的就如同疲累了要歇息一般地仆躺在地上。
天黑得厉害，雨毫没有一点停止的意思。每一个“友军”

的眼睛里，却始终看不见一个向他射击的人影。只能听着粗
野的喊声混杂在雨滴里打抖：

——沈阳的民众，不愿做奴隶一齐起来！
作者对抗日武装战士，又有精彩的描绘：三名战士蹲在

“一道矮的土墙顶上”，其中一人举枪瞄准，“痛快地放了一
枪”，那“友军”士兵“猛可地把身子一歪斜，一点没有声息地横
卧在树底下”“流弹飞过了他们的面前，‘友军’又迫近深巷来
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惧怕的想象，火燃烧着他们的心，他们
雄壮地站立着依靠在门楼子的角隅上。他们的枪饥饿了”；与
敌人展开近战，“枪声沉哑，一片刺刀的交响，猛烈地抖擞着”；
当“伪警察局长被一架机关枪掩护着，站在一个墙角上大声”
叫喊时，“一种按捺不住的情绪刺痛了”两名抗日战士的心，他
们“像两只咆哮的野兽，一个朝着警察局长扑去，一个用手枪
在那个把持着一架机关枪的卫兵的后脑上一触，那卫兵应声
便卧倒在机关枪旁边……”而后，他们“把持着新从敌人手里
得来的一架机关枪”“勇敢地向前突击着”。展现在读者眼前
的，是抗日斗士何等无畏的风采。

作品对沈阳城内伪军、伪警的书写，具有特殊的意义。东
北抗日武装较早关注到对日伪军的争取与瓦解。活跃在东北
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少年铁血军，便将“唤醒伪国军”作为铁血
军战斗口号之一。义勇军将领赵同在《东北义勇军》中写道：

“伪军亦是中国人，他们是出于不得已，且常援助义勇军，吾等
为增加抗日力量，减少敌人力量，决定与他们接近。”基于这种
认识，赵同还创作了诗歌《唤醒伪国军歌》。这与八路军总政
治部制定的对待伪军政策是一致的：“对于伪军，估计其士兵
与下级军官是被迫而去投日军，应以民族利益的立场，去瓦解
和争取，组织暴动以响应我军进击。”这在《九月的沈阳》中有
相应的表达。

在作品的结尾，作者以欢畅、灵动的笔触，展示着抗日武
装“唤醒伪国军”的成果：“在黎明之前，红袖队排着行列，脱离
了铁的羁绊，唱着进行曲，伟壮地向大野奔去了。”作者自注：
伪军于芷山部“因为袖子上有两道红条，所以人家都叫他们红
袖队”。

《九月的沈阳》在题材选择、叙事结构、情节设计和艺术格
调诸方面，都有独特的表现；那种认为黑丁的作品缺乏娱乐性
的指责，是对黑丁也是对时代的误读。黑丁的创作无伪饰，不
做作，弃奢华，尚本色，显定力，呈现出朴素和本真之美，是值
得文学史家重视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经黑丁生前精心
保存、粗略整理、逝世后出版的《于黑丁选集》（共3卷，大众文
艺出版社，2003年版）却未收《九月的沈阳》一文，或许是作者
担心作品中某些略显晦涩的叙事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如今，

《九月的沈阳》问世已85年，一代文学家黑丁逝世也整20年，
人们不必揣度他在文集中不选此作的因由，但见《九月的沈
阳》今天依然放射出生命的光彩。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
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此文为该项目成果节选。）

黑丁笔下“九月的沈阳”
高 翔

在大连市杂技团主题晚会
《旗帜》排练现场，有一个高空垂
吊的钢架，演员们将在上面再现
当年长征中红军勇士飞夺泸定桥
的情景。团长杨剑胜感慨：这是
整个主题晚会《旗帜》的最大亮
点，关乎整台节目的成败。多亏
了去年市政府对杂技团排练厅的
修缮，原来的排练厅棚顶早已老
化，这样重量的钢架之前是无论
如何不敢安装的。

这项维修工程只是大连市解
决文艺院团缺少排练演出阵地一
系列工程中的一项。2020年，大
连市主要领导对几家文艺院团
进行专题调研，针对这一问题督
办推进。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将
困扰大连杂技团多年的排练厅
安全隐患问题彻底解决；解决了
大连艺术剧场被其他单位占用
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将剧场周边
违建进行了拆除，为下一步维修
改造奠定了基础；协调搬迁大连
歌舞团、大连话剧团所在的艺术
大厦内专业以外其他单位，为院
团丰富经营内容、增强市场竞争
力创造了条件。

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姜微由此总结：大连国有文艺院
团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平稳
过渡，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

记者从大连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大连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国有文艺院团改
革工作，近年来力度不断加大。
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主管文
化工作的领导多次到文化产业集
团和所属院团进行专题调研，为
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出实招、
解难题，在资金扶持保障力度上
不断提高。对转企的国有文艺院
团调整改革运营经费，将已执行
15年之久的每年人均4万元运营
经费提高到 6 万元；大型剧目创
作资助由160万元/台提高至260
万元/台，并对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资助项目给予配套资助；提高公
益演出补贴场次和标准，将年补
贴 150 场、每场 1.7 万元，提高至
年补贴190场、每场2.5万元。

王延生说，这些举措缓解了
困扰院团多年的改革困境，让院
团切实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
关怀与厚爱，使院团轻装上阵，为
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王延生的办公桌上，分门
别类地摆放着国家和省市关于国
企改革、深化文艺院团改革的政
策文件，文件上圈圈点点，显然已
被反复研读。王延生说：国家制
定的每一项政策，都为院团改革
指引了方向、提供了支持，只有
真正读懂读透了政策，才能获得
改革的红利，保障院团平稳顺利
发展。

（本文图片由大连话剧团、
大连歌舞团、大连杂技团提供）

吃透政策，破
解改革难点问题

大连国有文艺院团以改革整合资源

激发内生动力创作更多文艺精品
本报记者 戴春光 高 爽

2018年1月，大连文
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经大
连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组
建。大连话剧团、大连歌舞
团、大连杂技团成为这家大
型文化产业集团的一部
分。这也是三家大连市属
国有文艺院团继几年前完
成事业单位转企业的身份
转换后，再次经受深化国有
文艺院团改革的洗礼。

改革的结果如何?有
作品为证：话剧《无风地
带》荣获2020年辽宁省
艺术节文华优秀剧目奖，
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
划扶持作品；杂技剧《流
星》获 2019 年法国明日
杂技节金奖。也有数据为
证：集团组建前，歌舞团和
杂技团每年只有微利，话
剧团处于亏损状态，2020
年，三个院团全部赢利，利
润总额达1000多万元。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这样的成绩是如
何实现的，有何样本意义？

5月7日，记者走进三家大连国有文艺
院团排练现场：

大连话剧团正在深度打磨话剧《无风
地带》，在省内展演之后，还将在6月5日、6
日到国家大剧院进行两场商演；与此同时，
另一支队伍在排练新作《把一切献给党》，
讲述的是中国“保尔·柯察金”吴运铎以坚
强与忠诚书写传奇人生的故事，也是庆祝
建党百年的倾情之作。

大连歌舞团的音乐舞蹈情景剧《摇篮》
的舞蹈动作已经编排完成，作品深情回顾
在党的领导下大连的建设与发展；大连杂
技团主题晚会《旗帜》也进入最后的排练阶
段，年轻演员们将用杂技语汇展现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程的峥嵘岁月，两部作品将参
加在全省和大连市举行的庆祝建党百年文
艺作品展演。

成立于 1952 年的大连杂技团享誉中
外，曾在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巴黎明
日国际杂技节和摩纳哥国际杂技大赛等世
界顶级杂技赛事中摘金夺银。大连话剧团
前身是1946年成立的旅大文工团，多次获
中国话剧最高奖“金狮奖”。同样脱胎于旅
大文工团的大连歌舞团创作出《革命人》

《摇篮曲》《俺是快乐的饲养员》《花鼓舞》等
一批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声乐、器乐和舞蹈
节目。

回顾辉煌的历史和当下的创作，从三
个院团团长的言谈中能明显感受到他们对
事业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歌舞团团长
雷恒大说：“我们去请知名导演耿军执导我
团的庆祝建党百年献礼作品，当他听说著
名的《摇篮曲》出自大连歌舞团时，马上就
来了灵感，节目因此定名为《摇篮》。”

回想起几年前经营的困难，几名团长
也有很多话想说：办公条件简陋、缺少排练
场地、经费不足、高水平人才流失……杂技
团团长杨剑胜说：“培养一名杂技演员要从
几岁开始，可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容易被民
营院团以高薪挖走。”话剧团团长于伟说：

“大连话剧团排演的《雷雨》，颇受资深话剧

迷认可，但人才队伍老化，我从二十几岁开
始演四凤，到了50多岁还在演。”

最为重要的就是院团从事业单位转换
为企业身份，却多年沿袭着事业单位的管
理模式，不少演职员面对市场有些茫然无
措。而这正是新组建的大连文化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所要完成的任务——让已经转企
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摆脱困境，在直面市
场中蹚出一条新路。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延生在集团成立之前，已经有多年企业经
营经验，他所领导的大连新华书店系统一
直是全国的样板，对三家国有文艺院团的
发展，他有一套有别于以往企业经营的战
略。王延生说，虽然院团已经转制，但从国
有文艺院团的定位来看，它们仍是繁荣发
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坚力量，是提供公共
文化服务、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是艺

术创作生产的引领者、推动者。集团所要
做的，就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资源整合，
在院团中逐步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
制机制，激发文化企业的内生动力。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理顺内部管理制
度、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探索企业年金
制度、保证高质量人才和青年人才优先发
展……一系列改革举措很快在院团内部推
行，演职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大连杂技团排练厅中心高高的旗杆
上，38岁的杂技演员沙冰双手紧紧攥住旗
杆，旋转身体做出各种高难度杂技动作，以
此表现革命战士的勇气和力量。作为团里
的主力，为什么会选择一直留在大连？沙
冰说是因为“故土难离”，但无疑也有收入
提高这个因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有舞
台、有好作品。

夯实阵地，做艺术创作生产的引领者推动者

位于大连中山广场的大连人民文化俱
乐部是一座始建于1951年的俄式老建筑，
是当时国内最为先进和时尚的剧场之一。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是大连市政治文
化活动中心，但是经历了 70 年的风雨，它
显得小了、旧了，风光不再。

2018 年，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正式
归属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19
年，集团投资近 300 万元完成了大剧场安
全隐患改造工作，对音乐厅、戏剧厅进行
了全面升级。全新升级的人民文化俱乐
部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唤起了很多大
连人心中的美好回忆。

走进剧场，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各种演
出信息、舞台剧照彰显着演出市场的繁
荣。室内装修既保留了大跨度圆形穹顶及
欧式雕花式舞台的原始风貌，又增添了水
吧、书吧等配套服务设施。

王延生说，这次剧场改造，不仅解决了
剧场自身经营的问题，而且为院团提供了
演出阵地，有效缓解了院团缺少自主剧场、
演出成本高的压力，剧场与院团在宣传推
广、票务营销等方面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既活跃了演出市场，又让优秀剧目传得开、
留得下。

这正是新组建的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的优势所在——通过集团统一调配
资源，充分实现集团内各文化企业资源、平
台的共享和深度融合。

深度融合的例子还有很多：
2019 年，集团所属专业院团联合演

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追梦》，其间，参
与演出的大连京剧院近 30 名演职人员
因一些特殊情况缺席，集团迅速反应，
抽调杂技团人员补充阵容，在最短时间
内衔接剧组排演进度，确保《追梦》演出
圆满成功。

在2019年开展的200余场“送戏下乡”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公益惠民演出
中，集团遴选优秀节目，组合推出大量综合
场演出，广受观众欢迎。以往“大连某某
团”的单一形象，变成了“大连专业艺术”的
新名片，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加。

王延生对于深度融合的理解是：融
合 不 是 把 所 有 的 东 西 揉 碎 了 放 在 一
起。首先要尊重院团的创作自由，让专

业人员放手去做专业的事，在艺术创作
上各个院团相对独立。集团要做的是
提供服务，对内帮助企业完善法人治理
结构，解决剧团创作中遇到的资金、场
地问题；对外，做好院团之间、剧团与政
府相关部门之间以及剧团与市场之间
的衔接。

一件小事值得一提：2018 年，大连话
剧团准备创排话剧《无风地带》，缺少创作
资金，集团第一时间帮助解决，但是注明是
借款。为什么是借而不是给？王延生说：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院团建立起造血机
制，而不是对集团形成新的依赖。结果是，
一年后，话剧团赢利，不仅归还了借款，还
把《无风地带》打造成市场、口碑双丰收的
艺术精品。

采访过程中，陪同采访的大连文化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月坤一直电
话不断，有院团的资料要汇总上报、有项
目要招投标，还有院团要拍摄演出照、制
作宣传海报……管月坤说：“这些院团并
不擅长的事，都由集团的专业运营团队帮
助他们来完成。”

深度融合，实现院团、剧场、人才资源整合

核心
提示

话剧《把一切献给党》正在排练中。

话剧《无风地带》剧照。杂技主题晚会《旗帜》正在排练中。

音乐舞蹈情景剧《摇篮》正在排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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